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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在
坊
間
買
了
一
部
新
鮮
出
爐
的
︽
余
光
中
精
選
集
︾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一
月
︶，
內
容
分

兩
輯
：
﹁
詩
歌
編
﹂
和
﹁
散
文
編
﹂。
當
中
有
不
少

文
章
確
是
經
典
，
如
詩
歌
中
的
︽
五
陵
少
年
︾、

︽
白
玉
苦
瓜
︾、
︽
鄉
愁
四
韻
︾、
︽
與
永
恆
拔
河
︾、
︽
九

廣
鐵
路
︾
等
，
散
文
則
有
我
最
愛
讀
的
︽
鬼
雨
︾、
︽
逍

遙
遊
︾、
︽
記
憶
像
鐵
軌
一
樣
長
︾、
︽
我
的
四
個
假
想
敵
︾

等
。
選
編
得
不
錯
。

此
書
的
序
言
︿
中
西
合
璧
，
詩
文
雙
絕
﹀，
卻
不
敢
恭

維
。
且
看
開
首
那
段
：

﹁
余
光
中
，
一
個
眾
說
紛
紜
毀
譽
參
半
的
人
物
，
他
是

認
真
的
學
者
，
不
苟
的
翻
譯
家
，
寫
起
字
來
，
總
是
一
筆

一
畫
方
方
正
正
；
而
在
腐
儒
和
道
學
家
眼
中
卻
是
十
足
的

浪
子
，
不
道
德
的
文
人
。
﹂

如
何
﹁
毀
譽
參
半
﹂
法
？
如
何
﹁
十
足
的
浪
子
﹂
？

﹁
不
道
德
的
文
人
﹂
？
這
番
評
語
如
何
得
來
？
是
他
的
論

敵
？
抑
或
是
作
者
自
己
的
創
見
？
看
完
整
篇
的
序
言
，
作

者
沒
有
解
釋
，
更
沒
有
指
出
這
評
價
由
何
得
來
。

我
想
，
余
光
中
得
﹁
浪
子
﹂、
﹁
不
道
德
文
人
﹂
的
稱

號
，
是
來
自
他
的
文
章
吧
？
如
︽
鶴
嘴
鋤
︾
：
﹁
吾
愛
哎

吾
愛
／
地
下
水
為
甚
麼
愈
探
愈
深
？
／
你
的
幽
邃
／
究
竟

有
甚
麼
樣
的
珍
藏
／
誘
我
這
麼
奮
力
地
開
礦
？
／
肌
腱
勃

勃
然
，
汗
油
閃
閃
／
鶴
嘴
鋤
／
在
原
始
的
夜
裡
一
起
一
落

／
﹂這

首
被
論
者
稱
為
﹁
情
色
﹂
的
詩
，
意
象
豐
富
，
比
喻

露
骨
，
但
，
就
此
可
證
余
光
中
的
﹁
不
道
德
﹂
？
另
如
：

﹁
如
果
／
我
們
在
床
上
，
他
們
在
戰
場
／
在
鐵
絲
網
上

播
種

和
平
／
我
應
該
惶
恐
，
或
是
該
慶
幸
／
慶
幸
是
做

愛
，
不
是
肉
搏
／
是
你
的
裸
體
在
臂
中
，
不
是
敵
人
﹂

︵︽
如
果
遠
方
有
戰
爭
︾︶

以
戰
場
對
床
上
，
以
做
愛
對
肉
搏
這
種
比
喻
法
，
就
是

﹁
不
道
德
﹂
？
而
這
種
行
文
，
就
可
證
他
是
個
﹁
浪

子
﹂
？

若
論
余
光
中
是
﹁
浪
子
﹂，
可
不
是
上
文
所
說
的
﹁
浪

子
﹂。
他
有
首
︽
浪
子
回
頭
︾，
是
他
離
鄉
背
井
，
在
台
灣

香
港
海
外
數
十
年
，
一
九
九
五
年
返
回
內
地
慶
祝
母
校
廈

門
大
學
七
十
四
周
年
時
所
作
。
這
﹁
浪
子
回
頭
﹂，
指
的

是
﹁
遊
子
﹂，
以
帶
有
貶
意
的
﹁
浪
子
﹂
為
題
，
可
見
余

光
中
行
文
的
大
膽
、
恣
意
不
羈
。
他
還
指
大
陸
是
母
親
，

台
灣
是
妻
子
，
香
港
是
情
人
，
美
國
是
外
遇
，
這
在
﹁
道

學
家
﹂
眼
中
，
確
是
﹁
浪
子
﹂
了
？

這
篇
研
究
式
序
言
，
既
無
注
腳
，
分
析
也
無
獨
特
之

處
，
行
文
也
不
嚴
謹
，
且
看
：
﹁⋯

⋯

又
如
人
物
，
於
今

有
孫
中
山
，
蔡
元
培
，
林
語
堂⋯

⋯

﹂
這
些
逝
去
幾
十
年

的
人
物
，
如
何
能
說
﹁
今
﹂
？
又
如
：
﹁
余
光
中⋯

⋯

要

求
以
現
代
人
的
口
語
為
節
奏
的
基
礎
，
融
入
外
來
，
特
別

是
西
化
的
句
法
以
及
文
言
名
法
、
方
言
俚
語
。
﹂
余
光
中

是
反
西
化
的
先
鋒
、
大
將
，
引
文
中
的
﹁
西
化
的
句

法
﹂，
是
甚
麼
﹁
句
法
﹂
？
作
者
應
該
說
清
楚
，
甚
至
要

注
明
余
光
中
在
哪
篇
文
章
寫
過
、
哪
個
場
合
講
過
才
對
。

如
此
含
混
，
實
不
是
一
個
嚴
謹
的
學
者
所
為
。

這
書
列
為
﹁
世
紀
文
學
．60

家
﹂
其
中
一
種
，
︿
出
版

前
言
﹀
說
：
﹁
約
請
有
關
專
家
撰
寫
了
研
究
性
序
言
。
﹂

觀
之
這
篇
序
言
，
﹁
專
家
﹂
云
乎
哉
！

賣
弄
綽
頭
，
用
邏
輯
混
亂
以
引
起

猜
測
隱
喻
上
位
的
︽
讓
子
彈
飛
︾，
居

然
打
破
國
產
片
賣
座
紀
錄
，
實
在
是

匪
夷
所
思
。

不
過
也
難
怪
，
現
在
的
電
影
市
場
是
一

個
不
可
理
喻
的
市
場
，
要
就
是
古
靈
精

怪
，
要
就
是
金
銀
雕
琢
，
越
怪
誕
越
豪
華

的
電
影
便
越
賣
座
，
誰
去
理
會
你
將
會
表

達
個
什
麼
主
題
。

不
過
，
內
地
近
年
對
於
政
治
隱
喻
的
解

讀
大
行
其
道
，
某
些
具
諷
刺
意
味
的
成

語
、
順
口
溜
流
行
，
正
當
的
討
論
渠
道
閉

塞
，
調
侃
的
﹁
二
人
轉
﹂、
﹁
脫
口
秀
﹂
熱

賣
。
也
難
怪
導
演
姜
文
，
會
﹁
度
橋
﹂
而

﹁
度
﹂
出
這
齣
﹁
讓
子
彈
亂
飛
﹂
來
。

在
︽
芙
蓉
鎮
︾
中
演
出
一
個
落
魄
的
知

識
分
子
成
名
的
姜
文
，
演
而
優
則
導
，
導

出
不
少
具
爭
論
性
的
影
片
。
但
這
齣
︽
讓

子
彈
飛
︾，
更
把
言
論
推
向
高
峰
。

用
馬
匹
來
拖
列
車
，
上
面
坐

的
是
一
個

買
官
的
貪
官
和
草
莽
土
匪
。
於
是
被
隱
喻
為

假
﹁
馬
列
﹂
主
義
來
掩
飾
其
土
匪
行
徑
。
從

麻
雀
牌
筒
子
作
為
行
事
時
的
面
罩
，
﹁
筒
子
﹂

被
解
讀
為
﹁
同
志
﹂。
﹁
鵝
城
﹂
可
以
諧
音

指
是
一
座
﹁
餓
城
﹂
或
﹁
訛
城
﹂，
也
就
是

說
革
命
帶
來
的
是
飢
餓
，
或
者
帶
來
的
是
遍

地
﹁
訛
詐
﹂
和
說
假
話
。
總
之
，
這
種
隱

喻
，
一
百
個
人
有
一
百
個
解
讀
，
愈
加
演

繹
，
賣
座
越
盛
。
鋪
天
蓋
地
的
評
論
，
使
我

幾
乎
想
要
再
看
影
片
一
遍
。

土
匪
變
官
員
，
貪
官
變
師
爺
，
鬥
智
鬥

力
，
周
圍
圍
繞

的
都
是
愚
民
。
這
裡
頭

的
三
個
主
角
，
盜
賊
、
土
豪
、
師
爺
，
是

主
宰
小
眾
的
大
人
物
。
誰
勝
誰
負
都
不
重

要
，
就
是
英
雄
造
時
勢
。
這
與
毛
澤
東
等

說
的
人
民
是
真
正
的
英
雄
，
歷
史
是
人
民

創
造
的
正
經
理
論
背
道
而
馳
！

究
竟
姜
文
有
沒
有
這
麼
高
的
政
治
水

平
，
在
影
片
中
隱
藏

這
麼
多
的
政
治
隱

喻
，
借
古
諷
今
，
我
很
懷
疑
。
應
該
更
多

的
是
不
少
人
的
牽
強
附
會
，
把
自
己
需
要

的
宣
洩
強
加
在
影
片
的
情
節
上
。
結
果
，

抬
高
了
姜
文
導
演
此
劇
所
賦
予
的
內
涵
，

完
成
一
個
﹁
聖
人
﹂
導
演
的
塑
造
！

誰
說
﹁
幸
福
不
是
必
然
的
﹂
？
有

人
問
：
﹁
你
幸
福
嗎
？
﹂
答
案
兩
個

擇
一
：
﹁Y

es

﹂
或
者
﹁N

o

﹂。
事
實

上
，
還
有
第
三
個
答
案
，
那
就
是

﹁
不
知
道
﹂。
是
根
本
未
體
會
過
，
也
不
知

道
﹁
幸
福
是
什
麼
﹂，
又
怎
能
有
答
案
哩
。

其
實
，
幸
福
可
以
簡
單
化
，
是
很
自
我
的

體
會
。

被
譽
之
為
稱
霸
於
全
國
經
濟
總
產
值
前

列
的
廣
東
省
，
最
近
常
聽
到
其
領
導
人
以

至
民
間
傳
誦
﹁
幸
福
廣
東
﹂
的
口
號
，
令

人
羨
慕
也
發
人
深
思
。
上
月
初
我
在
北
京

路
過
上
訪
局
前
，
攝
氏
零
下
寒
風
吹
拂
，

卻
見
不
下
數
十
老
百
姓
在
門
前
若
有
所

盼
。
同
樣
在
廣
東
亦
不
時
出
現
心
存
怨
氣

的
上
訪
民
眾
欲
上
訴
求
助
。
在
天
子
腳

下
，
在
富
甲
全
國
的
北
京
和
廣
東
，
在
此

兩
地
滿
身
銅
錢
味
的
富
豪
那
種
揮
霍
度
日

的
豪
氣
影
射
下
，
你
能
說
不
幸
福
嗎
？

今
年
初
，
廣
東
省
召
開
﹁
兩
會
﹂
期

間
，
﹁
幸
福
﹂
兩
字
成
了
潮
語
，
﹁
幸
福
﹂

成
了
兩
會
討
論
的
熱
門
話
題
。
至
於
何
謂

幸
福
？
幸
福
定
義
是
什
麼
？
公
說
公
理
，

婆
說
婆
理
，
眾
說
紛
紜
，
莫
衷
一
是
。
就

算
上
級
官
員
提
出
了
﹁
建
設
幸
福
廣
東
﹂

的
口
號
，
箇
中
內
涵
把
其
簡
單
化
、
片
面

化
，
到
頭
來
始
終
無
法
令
所
有
分
歧
爭
議

可
以
統
一
起
來
。

老
實
說
，
知
足
常
樂
，
快
樂
某
程
度
上

就
可
感
覺
到
幸
福
。
正
如
﹁
簡
約
就
是
美
﹂

的
道
理
咁
簡
單
。
一
名
過
了
適
婚
年
齡
的

﹁
剩
女
﹂，
驟
然
姻
緣
到
，
在
雪
花
飄
飛
的

晚
上
，
相
識
交
往
未
到
一
年
的
男
朋
友
突

然
跪
在
雪
地
上
向
她
求
婚
。
她
開
心
興
奮

不
已
，
自
覺
幸
福
滿
溢
。
陳
太
結
婚
三
十

年
了
，
育
有
一
子
一
女
，
現
已
成
家
立

業
，
夫
婿
與
她
鶼
鰈
情
深
三
十
年
情
不

變
。
陳
太
在
慶
祝
結
婚
三
十
周
年
時
舉
杯

歡
呼
﹁
我
好
幸
福
呀
！
﹂
其
實
陳
家
只
不

過
是
小
康
之
家
而
已
，
並
非
大
富
大
貴
。

與
之
相
比
，
近
日
城
中
哄
動
一
時
的
何
家

豪
門
恩
怨
，
為
了
數
以
百
億
財
產
鬧
上
法

庭
，
父
子
、
父
女
、
夫
妻
情
被
嚴
重
傷

害
，
九
十
歲
老
人
的
遭
遇
可
稱
之
為
慘

情
，
情
何
以
堪
哩
？
何
家
成
員
幸
福
嗎
？

因

創
作
課
的
先
天
局

限
，
大
部
分
創
作
課
都
只
能

作
為
一
般
的
課
程
，
也
許
會

是
一
個
具
有
系
統
、
設
計
精

密
、
活
動
多
樣
的
課
程
，
對
大
多
學

生
來
說
，
不
失
為
一
個
頗
有
趣
味
、

又
不
難
應
付
的
課
程
，
但
對
導
師
來

說
，
卻
有
點
小
題
大
做
，
最
終
其
實

是
訓
練
導
師
的
耐
力
，
遠
多
於
訓
練

學
生
的
創
作
。

社
會
發
展
到
某
一
地
步
，
實
在

難
以
回
頭
，
目
前
的
模
式
有
它
的

道
理
和
緣
由
，
無
從
逆
轉
，
也
不

容
再
質
疑
，
只
能
順
其
趨
勢
，
或

者
盡
量
在
那
制
度
之
中
把
事
情
處

理
得
較
好
。
也
許
由
於
個
人
的
一

些
負
面
成
長
經
驗
，
每
感
正
規
課

程
總
有
反
效
果
。
其
實
一
個
人
是

如
何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發
現
文
藝
並

真
正
喜
歡
文
藝
的
呢
？
似
乎
絕
大

多
數
都
在
正
規
課
程
以
外
，
所
以

我
也
很
懷
疑
，
學
生
在
創
作
課
或

文
學
課
中
，
有
沒
有
可
能
會
真
正

喜
歡
文
藝
？
具
有
文
藝
心
智
的
學

生
，
經
過
課
程
的
洗
禮
，
應
該
拚

死
阻
截
文
藝
的
入
侵
才
對
。
我
們

竭
力
去
做
的
，
或
許
多
中
學
寫
作

坊
導
師
孜
孜
不
倦
地
努
力

的
，

只
是
盡
量
把
那
無
可
避
免
的
反
效

果
減
至
最
小
，
循
循
善
誘
學
生
不

要
過
度
憎
厭
文
藝
、
蔑
視
文
化
和

矮
化
創
作
。

的
確
是
有
另
一
種
開
導
的
渠
道
，

但
那
靠
賴
民
間
自
由
的
文
化
氣
氛
，

包
括
文
化
刊
物
、
報
紙
取
向
、
編
輯

視
野
、
書
店
經
營
模
式
、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性
質
、
學
術
風
氣
、
文
藝
界
內

部
的
推
動
等
等
。
我
們
對
課
程
可
能

過
度
組
織
，
對
學
生
過
度
呵
護
，
對

文
化
環
境
卻
過
度
不
顧
。
造
就
一
個

文
藝
青
年
尚
且
不
易
，
造
就
一
整
代

人
的
文
化
氣
質
，
還
須
正
規
教
育
以

外
的
許
多
因
素
，
那
遠
超
所
謂
百
年

樹
人
的
努
力
，
也
許
更
須
眾
樹
成
林

的
土
壤
、
氣
候
和
生
態
。

眾樹成林的文藝

我
的
一
位
朋
友
大
衛
，
他
是
時
間
管
理

大
師
，
每
天
所
去
任
何
地
方
、
做
任
何
事

情
都
寫
在
他
的
日
程
計
劃
本
上
。
他
為
自

己
、
為
孩
子
安
排
好
每
天
要
做
的
事
，
做

什
麼
、
何
時
做
，
一
一
開
列
。
每
日
的
活
動
計

劃
如
：
早
餐
、
健
身
、
練
習
鋼
琴
、
看
書
、
洗

澡
、
刷
牙
和
祈
禱
，
包
括
他
的
妻
子
和
孩
子
的

活
動
，
細
緻
到
每
小
時
、
每
分
鐘
，
全
都
記
在

本
子
裡
。
大
衛
一
直
自
豪
於
能
夠
每
日
有
組

織
、
有
計
劃
的
去
行
事
，
感
到
每
一
天
都
有
成

就
。
直
到
他
的
孩
子
開
始
進
入
要
求
獨
立
的
年

紀
︵
大
概
六
歲
左
右
︶，
孩
子
們
開
始
出
現
小
的

叛
亂
和
欺
騙
行
為
。

隨

孩
子
長
大
，
大
衛
的
日
程
計
劃
被
孩
子

們
各
式
各
樣
的
叛
逆
行
為
所
破
壞
。
諸
如
在
飯

桌
上
磨
蹭
大
半
小
時
以
逃
避
練
習
鋼
琴
、
刷
牙

的
時
候
要
求
去
廚
房
喝
點
水
、
把
要
閱
讀
的
書

偷
偷
收
藏
起
來
。

大
衛
慢
慢
驚
覺
問
題
出
於
自
己
錯
誤
的
管
理

孩
子
，
其
實
，
孩
子
需
要
的
是
他
的
領
導—

—

無
論
是
品
格
上
或
個
人
發
展
上
、
有
遠
見
的
和

有
方
向
的
領
導
。
但
大
衛
只
完
全
傾
斜
於
照
顧

他
們
的
活
動
日
程
、
控
制
時
間
和
斟
酌
於
孩
子

們
是
否
有
按
計
劃
完
成
各
項
活
動
。

領
導
是
有
關
發
展
人
力
資
源
、
授
予
決
策
權

力
、
做
正
確
的
事
，
是
講
方
向
和
原
則
。
管
理

是
關
注
與
照
顧
事
情
、
控
制
它
的
發
展
、
做
對

事
，
是
講
做
法
和
速
度
。

如
果
我
們
是
領
導
，
但
方
向
錯
誤
，
再
周
全

的
管
理
也
會
變
得
毫
不
重
要
。
同
樣
地
，
當
我

們
能
領
導
但
卻
不
能
做
對
事
情
，
不
能
妥
善
控

制
成
本
和
效
率
，
亦
不
會
收
到
應
有
效
果
的
。

作
為
父
母
，
領
導
和
管
理
孩
子
是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如
果
沒
有
足
夠
的
管
理
技
巧
去
領
導
的

話
，
將
會
出
現
不
少
問
題
。
如
果
沒
有
提
供
明

確
的
領
導
，
亦
可
能
會
讓
努
力
徒
勞
無
功
。

領導還是管理？

中國禁煙失敗，前段時間成為街頭巷尾議論的話
題。
這是很多人預料之中的事兒。禁煙多年之後，在北

京多數樓堂館所依然隨處看得到煙霧繚繞。
為何禁煙如此之難？
難在煙文化深入人心。
對香煙的愛好已深深滲透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早

年在天津寶坻插隊時，那個小村家家自留地裡除了種
大 就是種煙葉，農民寧可不吃菜也得吸煙。一個裝
煙葉的柳條煙筐，是家家炕頭不可或缺的家什。從白
髮蒼蒼的老爺子到年方二八的妙齡少女，只要在坑上
盤腿一坐，習慣動作就是用廢報紙捲上老煙葉，有滋
有味地吸起來。孩子剛會吃飯就學會了捲煙和吸煙。
吸煙，是貧乏日子裡老鄉們成本最低的享受。村裡姑
娘們的牙齒，在還沒出嫁時就被煙葉熏黃了。叼大煙
袋的習俗絕非東北村姑的「專利」，河北一帶的鄉村
有的幾乎家家姑娘都吸煙。
當代北京煙民的身份，囊括了社會各個階層。在很

多北京人看來，不會抽煙、喝酒的男人就不夠「爺
們」。無論豪華餐廳還是胡同深處，香煙都是交際場
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煙搭橋」的社交文化，讓老煙
民難以割捨香煙，也源源不斷培育出新的煙民。很多
人最初的那一口煙，都是朋友遞上的，由不好意思不
抽，到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北京人愛說的一句話是：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

仙！認識一位事業成功的老闆，身家不菲卻生活簡
樸，唯一的嗜好就是抽支好煙，吸煙能讓他放鬆下
來。煙不離手的文化人也很多，有人甚至不吸煙就寫
不了文章，就沒了靈感！低收入者中的煙民更多。他
們生活再節省，香煙的開銷卻是必不可少的。有人
說，精神、物質的雙貧乏讓人心理極不平衡，那就從
煙中尋找一絲慰藉。街頭巷尾簡陋低矮的小屋裡，有
無數劣質香煙的消費者，多數是農民工及城市下崗

工人。他們成為肺病、支氣管病的多發群體。
禁煙難，難在吸煙危害的宣傳力度太差。
每當我勸一位煙癮極大的朋友戒煙時，她總是不屑

地說：好些抽煙的名人，不都活到了高壽？在我看

來，除了她不願相信殘酷的現實之外，社會對吸煙危
害的宣傳也極弱，公共場所很難見到有說服力的禁煙
公益廣告。
調查顯示，中國每年死於吸煙引發疾病者有100萬

人之多，北京死於肺癌的人也越來越多，重要原因就
是煙民隊伍的壯大。僅在我就職的單位，就先後有兩
位同事在40多歲時死於肺癌。他們都是煙齡幾十年的
資深煙民，其中的一位經常中飯時以煙代飯，邊抽煙
邊寫稿子，另一位則除了開車，啥時候手裡都夾 香
煙。
親朋好友中的煙民往往都氣色不佳。他們臉色青

黃，牙齒發黑，嘴唇發紫；而戒煙時間不長，氣色就
明顯紅潤起來。煙民朋友總說，寧可不吃飯不能不吸
煙，但真到了性命攸關的時刻，癮君子也照樣能戒
煙。我的公公曾有煙齡幾十年，號稱最會享受生活。
後來一次得肺氣腫住院，醫生說，如果不戒煙就性命
難保了！惜命之下，公公終於徹底戒了煙。如果能讓
吸煙有害的宣傳深入人心，想必能挽救很多生命。
禁煙難，也難在缺少尊重他人的禮儀文化。
記得女兒小時，老公吸煙總去陽台，怕的是危害家

人的健康。而在辦公室、交際場中，卻極少人考慮到
吸煙會危害同事、朋友的健康。其實對每位吸煙者來
說，其家庭成員就是第一受害者。有位住複式寓所的
朋友說，她老公每次在樓下客廳吸煙總把窗戶大開
，可煙氣還是飄到樓上來，把她嗆得很難受。一位

熟人因為家裡房間狹窄，常常就在幾歲的兒子面前無
所顧忌地吸煙。
每次同學聚會，我都得吸二手煙。有位時尚女友從

十幾歲就開始吸煙，修長的手指夾 根香煙，很是優
雅。早年是為了另類，後來上了癮就吸了幾十年。無
論何時提起煙的話題，她都堅決拒絕戒煙。在她的感
召下，餐會時總有幾位朋友一齊吞雲吐霧，不吸煙的
為了面子就忍 。一次一位體弱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提
出，聚會時能否不吸煙，立即被時尚女士笑話為：怎
麼歲數越大事兒越多！因怕被人說成事兒多，便不再
有人抗議，於是吸煙者成了強勢。男士為了表示慷
慨，一包包地向女士敬上好煙。我誘導那位女士說：

戒煙能讓你更漂亮！可酷愛漂亮的她卻絲毫不為所
動。很多時候，資深煙民是我們親朋好友、同事或是
領導，人們不願為干涉人家吸煙影響彼此關係，而吸
煙者卻很少考慮到他人的健康權益。
在北京，香煙一直是很受歡迎的禮品。抽什麼樣的

煙，象徵 你的社會地位。不少官員家裡都堆積 大
量名牌香煙，他們自己不吸煙或是享用不完，就廣送
親朋好友。北京每個小區旁都有回收禮品的小店，那
是名煙循環利用的好去處。北京人把以名牌香煙敬人
看成大氣的禮節，可在一些禁煙成功的發達國家，已
把遞人香煙看成不禮貌的行為，那意味 你把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送人。
禁煙難，最主要原因是禁煙措施太寬鬆。
一次與朋友去頤和園門口一家西貝油面村吃飯，到

門口看到餐廳禁煙的告示，朋友立即表示要找家不禁
煙的，很容易就在附近找到一家不禁煙的餐館。多年
來，北京多數餐館都是不禁煙的，即使寫 禁煙，你
吸支煙也沒人干涉。
在北京你很難找到真正的無煙商場。有的掛了禁煙

告示牌卻有其名無其實。既然違規無成本，大家幹嘛
還要去遵守？
相比之下，世界很多國家乃至中國台灣的禁煙令都

很嚴格。紐約等世界17個城市已成為無煙城。有從美
國旅居回來的人介紹，在美國的商店、超市、書店甚

至公廁等公共場所都聞不到一點煙味，在室外抽煙必
須離開建築物10米，如在旅館被發現吸煙，每根罰款
高達250美元。此外美國香煙很貴，萬寶路香煙比中
國貴一倍，還得付10%稅。美國嚴禁21歲的未成年人
買煙，商家違反規定甚至會進監獄。西班牙在2011年
1月頒布的禁煙令中規定、酒巴、餐館、咖啡廳、醫
院、學校等公共場所全部禁煙，違反者罰款最高額可
達60歐元。去台灣旅遊的人看到，台灣任何公共場所
都絕對禁煙，違規者都會被當場狠罰，情節嚴重的還
會被拘留。抽煙要冒那麼大的風險，大陸旅遊團的煙
民自然不敢「輕舉妄動」。有老煙民去台灣旅遊，十
幾天沒吸煙竟也挺過來了。有人在大陸戒煙總是半途
而廢，從台灣旅遊歸來竟就把煙戒了。
禁煙在中國難，原因還是人治多於法治。有單位禁

煙令執行得好，是因為一把手強硬的行政命令。曾幾
何時，我在報社上班時天天身邊繚繞 二手煙。後來
新來一位不吸煙的社長，上任伊始燒的「三把火」
裡，有一把就是辦公區絕對禁止吸煙。10年過去了，
這個禁令還被嚴格地遵守 。多年來，有煙癮的同事
都躲到樓道裡過癮，樓梯把上放 個廢棄的筆筒權當
煙灰缸，有點兒慘兮兮的。煙民們在單位從強勢變成
了弱勢。單位領導的行政命令固然重要，但全社會的
禁煙成功，最終還要靠禁煙法的有效執行。
真希望有一天，參加聚會時不用再吸二手煙。

如此「專家」

子彈亂飛

黃仲鳴

客聚

由
葉
劉
淑
儀
領
軍
的
新
民
黨
最
近
高
調
成
立
，

傳
媒
均
以
﹁
星
光
熠
熠
﹂
來
形
容
當
日
的
場
面
和

顧
問
團
。
這
也
不
無
道
理
：
環
觀
各
個
政
黨
，
如

果
今
天
就
要
組
織
政
府
，
恐
怕
只
有
新
民
黨
有
現

成
人
材
，
馬
上
組
閣
，
高
官
不
假
外
求
。
至
於
是
否

﹁
舊
電
池
﹂，
則
作
別
論
。

新
民
黨
網
頁
上
的
政
綱
無
甚
新
意
，
可
說
是
人
有
我

有
的
清
單
。
至
於
所
謂
中
間
偏
右
的
路
線
，
在
香
港
的

模
糊
政
治
文
化
中
，
靈
活
度
高
，
隨
時
有
不
同
的
詮

釋
，
也
作
不
得
準
。
我
覺
得
新
民
黨
目
前
最
大
的
資

產
，
還
是
主
席
葉
劉
本
人
和
副
主
席
田
北
辰
。
葉
劉
的

資
產
在
於
她
的
成
功
翻
身
史
，
田
少
的
資
產
在
於
他
九

鐵
的
一
段
戲
劇
性
經
歷
和
後
來
幾
乎
翻
身
的
歷
史
。

葉
劉
淑
儀
二
零
零
三
年
辭
官
，
大
家
記
憶
猶
新
。
在

美
國
進
修
潛
伏
數
年
後
，
以
全
新
姿
態
復
出
，
一
步
勝

一
步
，
終
以
直
選
晉
身
立
法
會
，
而
且
支
持
度
不
低
。

不
喜
歡
葉
劉
的
人
固
然
很
多
，
支
持
的
也
不
少
，
而
她

的
翻
身
故
事
卻
很
對
香
港
人
胃
口
：
就
是
哪
怕
英
雄
落

泊
，
希
望
永
遠
有
，
肯
拚
就
會
贏
。
翻
身
是
很
痛
快
的

經
驗
，
見
到
人
成
功
翻
身
，
我
們
也
看
得
過
癮
。

田
北
辰
沒
有
葉
劉
這
段
﹁
悲
壯
史
﹂，
但
他
的
故
事
也

是
芸
芸
熱
衷
公
職
者
當
中
非
常
奇
特
的
。
由
董
建
華
時

代
開
始
受
重
用
，
高
峰
期
掌
領
九
鐵
，
至
後
來
與
特
區

政
府
在
教
學
語
言
上
公
然
對
立
，
終
於
領
悟
到
欽
點
式

政
治
生
涯
沒
前
途
，
轉
謀
政
黨
與
直
選
之
路
，
每
步
都

有
點
赤
子
心
︵
或
是
少
爺
氣
︶，
每
步
都
是
挫
折
的
成
長

路
。
他
的
故
事
，
也
可
能
對
上
港
人
胃
口
：
就
是
公
子

放
下
身
段
，
接
受
群
眾
洗
禮
。
不
過
我
相
信
選
民
要
的

不
是
個
富
貴
長
毛
，
也
不
必
刻
意
把
自
己
街
坊
化
。
恰

如
其
份
地
做
回
自
己
，
就
是
最
好
策
略
。

可
惜
，
對
部
分
選
民
而
言
，
劉
田
二
人
暫
時
仍
屬
次

選
一
類
，
意
思
是
當
選
民
的
首
選
政
黨
派
出
的
候
選
人

實
在
太
差
勁
、
選
不
下
手
的
時
候
，
就
寧
願
投
票
給
這

類
個
人
風
格
極
強
的
候
選
人
，
順
便
懲
罰
不
爭
氣
的
政

黨
。
怎
樣
由
次
選
變
為
首
選
，
是
劉
田
兩
位
的
挑
戰
。

新民黨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幸福廣東」

為何中國

伍淑賢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思　旋

天地

蘇狄嘉

天空

陳智德

留形

■編選不錯，序言嫌
差。 作者提供圖片

禁煙難

■ 煙 文 化 深 入
人心。

網上圖片


